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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他持多么激烈的反

共态度，不管他有多少这样或
那样的毛病，公道地说，作为
大军统帅，麦克阿瑟可以毫无
愧色地跻身于杰出者之列。

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五天，

他就乘自己的座机飞往朝鲜，在
水原机场险遭朝鲜人民军空军
的一架雅克飞机攻击。降落后，不

顾疲劳，立即要赶往前沿视察。
麦克阿瑟冒着危险在溃

逃的南朝鲜军队和逃难的平
民中穿行，然后顶着细雨，�

着泥水，来到汉江边的小山
上。遥望着在一片火海中的汉
城，他感觉到：南朝鲜军队仅

靠自己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也
难以抵挡北朝鲜人的进攻的。

在驱车返回的路上，五星上
将已开始在胸中勾勒未来的战
局，当他伫立汉江边的山头上
时，已经选定了两栖登陆的地
点：汉城以西20公里的仁川港。

姜，果然是老的辣！其时，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
已年逾七旬。不过，现在的当
务之急，还是赶紧稳定正在急
剧恶化的形势。

美军地面部队投入战斗后，

并没有像麦克阿瑟预计的那样
使战局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第八
集团军部队仍在节节后退，到8
月初，已经退到了洛东江一线。
金日成已宣布，要使8月成为全
部解放祖国土地的月份。

此时的麦克阿瑟，再也不

敢把朝鲜人民军看作 “一只
手即可对付”的、一触即溃、
训练差劲的乌合之众了。相
反，他认为朝鲜人民军是“顽
强的对手，指挥得当”。从朝
鲜回到东京，麦克阿瑟的意图
已经十分明确：“首先阻止北

朝鲜军队南进，然后，在仁川
附近登陆，切断其补给线，南

北策应，一举将其击破。”
然而，实现这个意图的首

要前提，是沃克的第八集团军
必须守住洛东江防线，必须守
住釜山外围。整个朝鲜都可以
让给北朝鲜，唯独不能让出釜
山环形防御圈，否则任何登陆
行动都将会被置于无用之地。

现在最让人不放心的恰

恰就是这个“前提”。看到在
釜山防御圈里苦苦撑持的沃
克，麦克阿瑟感到，仅靠第八
集团军现有部队已难当此任。
无奈之际，他只好将骑兵一师

改赴釜山登陆，增援沃克，自
己另组部队担负登陆作战任

务。增援部队和物资源源不断
地运到釜山。剩下的就该看那
杂种小子沃克的了！

虽然“联合国军”此时的
人数已超过朝鲜人民军，虽然
“联合国军”的地面炮火和空
中力量远优于朝鲜人民军，但

仍然无法抵挡朝鲜人民军的
攻势。瘦小的人民军战士能整
天在酷热下翻山越岭，而牛高
马大的美国士兵却没有几个
能经得起这番劳累。头号强国
美利坚合众国的将军们开始
意识到，在朝鲜，仅靠兵力和

技术是远远不够的。
冒着炮火频频奔走于前

线的陆军中将沃克，面对这样
一群宝贝少爷兵，常常不由自
主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位粗鲁
的中尉。沃克真是到了精疲力
竭，心力交瘁的程度。

然而，战局越往后发展，
朝鲜人民军的进攻就越呈疲
软之势。整个洛东江战役进行
了近一个月，虽然杀伤和俘获
敌军3万余人，将敌军压缩到
洛东江以东的狭小地区，但自
身损失也非常严重。

在美国远东空军战略轰
炸下，朝鲜的军需军工生产也
被破坏殆尽，运输线上所有的
桥梁都被炸毁，有些已被反复
炸毁多次。朝鲜人民军的兵员
和物资补给已呈现严重危机。

而沃克手中的底牌却越

来越硬。随着增援部队和军需
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达，釜山防

御圈内的“联合国军”与面对
的朝鲜人民军的兵力对比出
现逆转，8月上旬已达到2：1。

朝鲜人民军的进攻越来
越困难，冲击势头越来越弱，
最终陷于停顿。8月底，战斗
开始呈胶着状态。沃克稳住了

阵脚。危机走近了金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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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丽姗知道了这些情况，

不觉发怔。她说她是真害怕
了，不是怕把这么了得的一个
三点水得罪，是担心康镇坤让
这个家伙缠住，这家伙别是颗
灾星吧？康镇坤说你看看你，
说那么一点点你就吓成这样。
所以不能跟你多说，放心，我

让他滚远点。
后来这位沙海河就销声

匿迹。直到一年多后才再次上
门。那时康镇坤已经履新，到
新港区管委会当主任去了。原
先他当常务副区长已经忙得
要命，找的人已经川流不息，

现在更不得了，一把手大权在
握，新区建设摊子又特别大，
他忙碌自不待言，许丽姗为他
防守家中三道铁门，有时也颇
苦不堪言。

有一个周末，康镇坤回家
休息。晚间有客上门，康镇坤

让妻子烧开水，泡一壶好茶待
客。许丽姗问这来的是谁？康

镇坤笑了笑，说就是碰过你两
回钉子的三点水。

这人第三次上门，情况与

前两次有别，男主人在家，不劳
女主人出面周旋。许丽姗不咸
不淡跟客人寒暄两句，给了他

一杯茶，即抽身离开，到小卧室
陪儿子康平做作业。沙总看来
是旧情难却，当着康镇坤的面
还要重温一下，他说康主任我
最怕你太太，这么风采这么美
丽，为什么还会这么吓人？
“这是我们家警察，保安，

兼纪委书记。”康镇坤笑道。
沙海河办事效率很高，不

是那种屁股会泡的，跟上两次

一样，十来分钟他就走人。走
前康镇坤敲儿子卧室的门喊
许丽姗，说沙总告辞了。许丽
姗出门陪丈夫送客，也就送到
自家的防盗门外，什么话都没
多说。

沙海河送了一小箱饮料，
包装纸箱扁长，有如方便面包

装箱。他告诉康镇坤，这饮料
好得很，用的原料是撒哈拉大
沙漠里产的一种野果，绿色食
品，加工过程很精致，没有添
加防腐剂和化学物品，对身体
非常好，特别有益少儿发育成
长，请康主任家人自己品尝，

别送人了。康镇坤听他说得如
此郑重其事，好奇了，客一送
走就去开箱查验，说这个三点
水搞什么鬼？难道是 《西游
记》里的人参果？

不是人参果，也不是什么

绿色饮料。是钱，一共二十捆，
二十万元。许丽姗急了，说快打

电话！这家伙没跑远。康镇坤把
钱塞回包装箱，说别急，我来处
理，明天我叫他到办公室。

第二天他告诉许丽姗，东
西退还沙海河了。这饮料虽然
绿色，毕竟度数太高，酒量再
大也喝不下去，一两滴足以大

小便失禁，勿需拉链门，全得
糊在裤裆里。

许丽姗说这种事可不敢

开玩笑。她追问，直到确认东
西已经让沙海河拿走，才感
叹说，此刻她还觉得心跳。康
镇坤说：“你也真是，没数过
钱吗？别这么紧张，会得心脏
病的。”

许丽姗说她最不想见的

就这种钱。看一眼就心神不
宁，居然敢这么弄过来！怎么
总会有这种事这种人呢？

康镇坤笑，说看来真是不

能让许丽姗多听多知道。许丽
姗这是天生的纯正，跟她父母
有关。老岳父在任上肯定是个
好官，正直清廉，让子女耳濡
目染。客观上也有条件，许丽
姗那种家境，所见多明亮，自
然目不斜视，不贪不图，还富

有同情心，“祝愿你幸福平
安”。不像他，从小见多不怪。
只不过如今情况有些不同，一
样为官，与老岳父他们在位时
已经大不一样，乱七八糟的事
多了许多。像他当个主任，手
中有一点小权，上上下下都得

应付，碰上沙海河这样的人这
种事免不了的。不要紧，兵来
将挡就是，对付得了。

此后沙海河再没来过，许
丽姗也再没听康镇坤讲过这
位三点水。直到出事的前一
个夜晚，康镇坤突然回家，才

说起开发商沙海河进去了，
已经近半个月。原来这个人
没有消失。灾星总在猝不及
防间降临。

DEFG

妻子晓歌是一所印刷厂

的装订工人。她技术娴熟，掌
握全套精装书的工艺流程，
经她手装订出的书，我想已
足可绕地球赤道一周。妻生
下我们唯一的爱子不到一
年，便去参加当时“深挖洞”
的“战备劳动”，结果身体受

损，至今仍显瘦弱。但妻有一
个特点，就是极少失眠，我因
系 “爬格子的动物”，又属
“夜猫子”型，所以妻入睡后，
我常仍在灯下伏案疾书，这时
妻平稳的鼻息，便成为我心灵
中的一种无形伴奏。我很羡慕

妻的不受失眠折磨，她说：
“我一天为书累，为你和孩子
累，上床的时候心里坦坦然，
为什么要失眠？”

在诚实劳动、竭诚奉献
的前提下，自自然然地享受
单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生活，

这启示，还是来自于妻的。
妻爱逛商店，穗港人称之

为“行公司”。我原来最惧怕
的，便是妻要我陪她“行公
司”，我常常惊异于她的兴致
何以那么浓厚———比如对我
们家根本不需要的货物，或以
我们的消费水平根本不能问
津的货物，她也能细细检阅、

观览一番，似乎当中有许多的
乐趣。倘若她决定购买某种物
品，那么，好，售货员是必得接
受《服务公约》上那“百问不
烦，百拿不厌”的考验了，我
就常在柜台外为售货员鸣不
平，催她快下决心。直到很久

之后，我才略能领会她那认真
挑选中的乐趣———那是一种
于女性特别有诱惑力的琐屑
的人生乐趣。是的，琐屑，然而
绝对无害甚至有益的人生乐
趣———我现在懂得，妻那样认
真地用纤纤十指装订了无数

的书，奉献于社会，那么，她用
纤纤十指细心地在社会设置

的商品交换场所里挑选洗面
奶或羊毛衫，并以为快乐，实
在是顺理成章的事。

妻喜欢弄菜。在饭馆吃
过某种菜，觉得味道不错，妻
就常回家凭着印象试验起
来，倒并不依仗《菜谱》。妻

一方面常对我毫不留余地地
倾泻她的牢骚：“你就知道
吃现成饭！你哪里知道从采
购原料到洗刷碗盘这当中有

多少辛苦！”这时候我觉得她

就是“三闾大夫屈原”。另一
方面她又常常一个人在那里

琢磨：“这个星期天该弄点什
么来吃呢？”我和儿子出自真
心地向她表态：“简单点，能
填饱肚皮就行！”而她却常常
令我们惊异地弄出一些似乎
只有在饭馆里才能见到的汤
菜来———除了中式的，也有西

餐菜。当我和儿子咂嘴舐舌地
赞好时，她得意地笑着，这时
我又觉得她就是刚填完一阕
好词的“易安居士李清照”。
当然太频密是受不了的，但隔
两三个月请一些友人来我家，
由她精心设计出一桌“中西

合璧”的饭菜，享受平凡人的
吃喝之乐，亦是她及我们全家
的生活乐趣之一。

妻喜欢弹钢琴。她虽是个

平凡到极点的装订工，但爱美
之心，人皆有之，她亦绝不例
外。美的极致，有人认为一即
音乐，一即高等数学。高等数
学之美，少有人能领略，音乐
之美，却相当普及。妻上小学
时，家境不好，而邻居家里，就

有钢琴，叮咚琴声，引她遐想，
她在少女时代的梦，就频有自
己竟坐在钢琴前弹奏出旋律
的幻境。因此当我们手头有了
买下一架钢琴的钱币时，她一
议及，我便呼应，两人兴冲冲
地去买了一架钢琴。钢琴抬进

家门时，我俩都已年近四十，
然而妻竟在工余饭后，只凭着
邻居中一位并不精于琴艺的
老合唱队队员的指点，练起了

钢琴来，不久便尝试起《牧童
短笛》。也许是精诚所至吧，经
过一年的努力，硬被她“啃”
了下来，后来又练会了《致爱
丽丝》、《少女的祈祷》等曲
目。自此以后，我家的生活乐
趣，又大有增添。感谢生活，给

了我们一架钢琴。感谢妻子，
使我能更细腻地品味生活。

HI

中秋节的前夕，蒋凌霄

到商店买了好些月饼给蓝大
伟寄去，光邮费就用了三百
多元。蓝天祥笑他说，你的邮
费比月饼钱都贵。蒋凌霄说，
每逢佳节倍思亲，儿子在国
外多可怜，可能更想我们呢。
蓝天祥叹了口气说，有时我

常想，我们付出的这么多，也
不知儿子能理解我们的良苦
用心吗，有没有回报更是不
敢想呀。蒋凌霄安慰他说，不
光是我们这样，天下父母都
是一个心眼一切都是为了孩
子好。等儿子本科读完了再

让他读研究生、博士生，只要
他愿读下去咱们就是再苦也
供下去。

中秋节的这一天，蒋凌
霄本想早些回家。下午蒋凌
霄准备走的时候，经理忽然
来找蒋凌霄说，老蒋，昨天景

怡花园买家具的那家，支票
印鉴有些模糊银行给退了。
现在会计不在你跟车去跑一
趟换一下，我跟对方都联系
好了。蒋凌霄还能说什么呢，
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

门外正好有往景怡花园

送货的车，蒋凌霄只好和几
个搬运工一道爬上大卡车。
车上早已装满了货，蒋凌霄
只好在家具的缝隙中站立
着。蒋凌霄从来没有如此地
站在大卡车上，路上她战战
兢兢地扶着摇摇晃晃的家具

总有一种自己要被车抛下去
的感觉。

天忽然下起了雨，在飞
速行驶的卡车上雨似乎显得
更剧烈些。搬运工们老练地
蹲着用褡肩把头罩住只露出
一张脸，而蒋凌霄没有东西

可借用，只有任雨水在她脸
上身上任意地飘洒着。很快
她脸上头上顺着流水，风中，

飞来的雨水像刀子一样迎面
扑来割得她脸生疼。扶着家

具的手也冷得麻木僵硬。有
个搬运工给了她块塑料布，
让她像他们一样也蹲下来罩
着头。她犹豫了一下终于把
塑料布顶在了头上，但没有
蹲下来，她不愿彻底地融人
这群搬运工的队伍里，即使

是落魄，她还要顾及自己的
形象。就这样，她在风雨中经
历了二十多分钟的路程。这
个路程让她经历了人生复杂
的心理历程。从一个过去坐
小车的人到现在站在大卡车

上，蒋凌霄做梦也没有想到
她蒋凌霄会落到这种地步，

想着想着泪就不由自主地流
了下来，脸上分不出哪是泪
水哪是雨水了。但她心里明
白，雨水是冷的她的泪是热
的……

妈有时间的话去做美容

吧，要学会享受生活，我想，
当我回去的时候还可以看见
一个美丽如初的母亲，……
她脑子里反复出现儿子的
话，她想，儿子，你那个曾经
养尊处优的母亲正在经受生
活的磨难，她只有等着你长

大成材来解救她了。
景怡花园到了，门口的

保安围着大卡车仔细地绕了
一圈才让他们进去，并嘱咐
进去后不许喧哗不许乱丢杂
物不许……这些高级住宅区
的保安，在业主面前卑微着，

可在外来人员的面前就变得
趾高气扬了。车进入了小区，
蒋凌霄跳下车来，她要按经
理说的寻找换支票的人家。
景怡花园里聚集着各式的欧
式建筑，每个小楼前都有修
剪很好的小花园和绿树花

草。小区里很安静，很少看得
见有人走动。

雨渐渐停了，远处的草皮
上沾了雨水真可谓翠绿欲滴。

不远处是个网球场，一个戴着
棒球帽穿着旅游鞋的时髦青
年，正牵着一条半人高的斑点
狗在草地上散步，蒋凌霄觉得
这份高贵悠闲的画面她仿佛
在一家国外的图片上看到过。
不知为什么她又想起了儿子

蓝大伟，但愿他以后也能这样
富足、优雅地生活着。

因为刚才下雨，蒋凌霄

身上披的那块塑料布还没有
来得及扯下来，那条狗看见
她远远地狂吠着，一个保安
立刻走过来厉声询问，你是
怎么进来的？


